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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不掉的记忆
——兴化吴氏宗祠及其主人

□文/张从义 张培元

宋元时期的“顾、陆、时、陈”四
大姓氏与明清时期的“李、吴、解、
魏、高、宗、徐、杨”八大姓氏，都是
兴化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这些家族都
在兴化城建有规模不等的祠堂，供奉其
列祖列宗的牌位、画像、遗物等，以显
示本家族的显贵和辉煌，从而激励后代
奋发进取。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的变
迁，兴化城原有的明清时期的祠堂建
筑，绝大多数不复存在，幸运完整保存
下来的寥若晨星，如位于东城外的明代
建筑解氏宗祠便是幸运的一座。此外尚
有位于北城外闸桥北的黄氏宗祠和西城
外大街北侧的王氏宗祠 （一度改作粮
店）保存完整，西城外仓巷内的元末盐
民起义领袖张士诚家族祠堂——张氏宗
祠保存了部分建筑。而北城外大街上的
陆氏宗祠仅留下遗址，这是我国第一部
长篇神话小说《封神演义》作者陆西星
的家族祠堂。如今其遗址上住着 19 户
居民，已是改建过的轴承厂厂房。

在这些祠堂建筑中，规模较为宏大
的当数位于城隍庙桥南堍南城内大街上
的吴家大祠堂巷内的吴氏宗祠。

吴氏宗祠南临吴家大祠堂巷，北靠
拥绿园巷，西至升仙荡东侧民宅，东依
南城内大街。拥绿园巷因一处花园得
名，这是一处坐北朝南，由数间小屋及
四周绿树成荫、鸟语花香的小园构成的

院落，为“扬州八怪”代表人物李鱓的
别业，也成为郑板桥养老并与世长辞之
所，故又称郑家花园巷。

宗祠三间高大宽阔的大门上方，镶
嵌着“吴氏宗祠”石额，两侧一对气宇
轩昂的用青石雕刻而成的狮子，面朝下
观望，似乎欲往下走的姿态，给人们留
下“吴家狮子往下爬”的印象。大门对
面（巷南），为一堵砖砌照壁。

进入祠堂大门内，穿过一方天井，
便是宗祠的主体建筑——大厅。大厅为
典型的清代宗祠建筑。从开放式带卷棚
的走马廊檐下入厅内，则见正中二梁之
上高悬“延陵堂”青底金字横匾一块，
昭示了吴氏家族的堂号，其东西两侧排
列悬挂“畿甸清霜”“平章纶阁”“克乂
澄清”“允卿嘉遁”等匾额。正中两侧
前后四根中柱上分别挂有“世家记第
一，至德名无双”和“相国家声远，延
陵世泽长”两副抱柱楹联。祭台上供奉
吴氏迁兴始祖吴方正暨杜太孺人，二世
吴宝（字德珍）、吴宫（字德润）、吴实
（字德简。以刀笔吏戍镇江卫，后改湖
广五开卫，隶属贵州黎平府永从县军
籍）、吴宏（字德明），三世吴永中，四
世吴久儒（字朴斋，例赠征士郎）等列
祖列宗牌位。

另供吴三畏 （吴甡父亲，字思敬，
号祗所，明万历四年丙子科经魁，任广
东韶州府推官，授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画像、吴甡画像、吴元莱 （吴甡长子，
字北海，号谦庵，清康熙时诰授奉政大
夫，官山东按察使司佥事）画像以及山
东潍县士绅欢送吴甡升任御史的《攀辕
图》等。

大厅北侧为正厅 （议事厅），一字
排五间建筑，中间一间正上方二梁上悬

“嘉遁堂”金字匾额，两旁挂“父子科
第”“三让传芳”“延陵衍派”“挂剑酬
心”等匾额。东西两侧四根中柱上分别
悬挂“挂剑心存义，延陵裔继贤”和

“孔圣题碑家族誉，延陵敬祖子孙荣”
抱柱楹联。

起初，祠堂大厅东侧隔墙外有主屋
三间、客厅三间、厨房两间，并辟有朝东
大门，可通向南城内大街。此处后来被吴
氏家族第16世吴筱香、吴冶金、吴景卿、
吴育才租住，但房产权属全族所有，收回
后扩建成宗祠用房。大厅、正厅两侧亦建
有四间配套建筑，另有小门通往巷道。在
升仙里南街还有两间店铺对外出租，租
金用于支付守祠人生活费用。

祠堂内陈设一应俱全，十分古雅，
多为红木台、椅、几、榻等明清家具和
古代器物，还有龙泉香炉及若干祭祀用
具。吴甡上朝用的象牙笏板和《吴氏族
谱》板片也保存完好。目前，这些文物
一部分由守祠人后裔移往苏州，另有一
部分散落在兴化吴氏族人处，轻易不肯
示人。祠堂墙壁上嵌有几块碑记，记载
了家族的历史。

吴氏家族的祭祀，主要为春、秋两
次。其祭文如下：

“维某年某月朔越祭日，裔孙某等
谨以刚鬣、柔毛、瓣香、束帛之仪，致
祭于始祖方正公暨列祖神位前而言曰：

至德发祥于楚水，馨香肇祀于延
陵。黄阁著勋名，称数百年之望族；青
箱隆谱系，绵廿余世之云礽。才华则经

济文章，此邦所仰；行实则乡贤名宦，
自昔推崇。至于乐善好施处士，以阴功
裕后；更有工诗作画大儒，以余技名
家。惟先泽炳若日星，可久可大。斯后
世感深霜露，如质如临。兹届仲春，正
逢巨典，假豆登之列，聊伸水木之忱。
尚飨。”

吴氏宗祠历史悠久。清康熙年间
（1662—1722 年），吴氏第 12 世吴泽雍
（字叔璧，号岐山，监生，考授州同），
家资巨万，膝下无子，便以胞弟吴泽梁
次子吴洛川为嗣子，结果吴洛川结婚后
又无子，不禁浩叹：“父子天合，莫可
强求。人生世上，既不仕于朝廷，当有
功于宗族……吾嗣续惟天所命，吾之房
屋惟祖所遗。苟不立祠，何以见先人于
地下乎？”于是，他献出自己的住宅，
改建成专门祭祀祖父——明崇祯年间内
阁首辅、东阁大学士吴甡的祠堂——柴
庵公祠。不久，吴泽雍的侄儿吴履轩、
吴百楦等又献出邻近房屋，改为祭祀全
族祖先的吴氏宗祠，又称吴家大祠堂。
在以后的扩建中，族人吴景卿、吴筱
香、吴海峰、吴振兮等出力不少，并得
到祠堂所在地绅士黄镜人、杨子兼和兴
化知县的支持。

吴甡 （1589—1670 年），字鹿友，
号柴庵。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举
人，四十一年（1613年）进士。先后任
福建邵武、晋江和山东潍县 （今潍坊
市）知县。天启二年（1622年）升为御
史。崇祯二年 （1629 年） 出任河南巡
抚。由于政治腐败、内外交困，爆发了
李自成、张献忠农民起义。七年（1634
年）九月，吴甡被荐为山西巡抚，抵御
义军东进。此后，吴甡多次被喜怒无常
的 崇 祯 罢 官 和 起 用 。 十 三 年 （1640
年），吴甡再次被起用为兵部左侍郎。
十五年 （1642年），又被擢为礼部尚书
兼东阁大学士入阁为相。十六年（1643
年），李自成连克襄阳、荆州、承天，
京师告急，吴甡领命督师湖广，以图挽
救明廷残局。十七年（1644年）甲申三
月，吴甡在发配云南途中得知李自成攻
陷北京，崇祯吊死在煤山噩耗。七月，
吴甡到南京，领南明弘光帝“允卿嘉
遁”恩旨回归兴化，旋即隐居于邻近兴
化的高邮司徒潭，并在养病之余读书著
述。其著作原稿《安危注》木刻板146
块保存于祠堂内。

据 《高邮州志》 记载：“明鼎革
后，吴公（指吴甡，笔者注）避居于距
城（指高邮城，笔者注）东北四十五里
之张家庄 （明代称茆草塘，现为曹张
村，笔者注），独处一楼。死后葬于斯
也。”

在吴氏宗祠建筑群内，曾先后办过
3所学校。1947年春，时任国民政府宪
政实施促进委员会委员兼南京市党部监
察委员会常务监察委员的冷欣 （容庵）
回故乡兴化安葬生母林氏，看到兴化这
个历史悠久、人口较多的大县，文化教
育落后，全兴化城只有一所规模不大的
设在“木业公所”危旧房屋内的公立初
级中学，而许多小学毕业生升学困难，
就业又不够年龄，情形堪忧。于是，他
就登门拜访在城的王慕唐、刘序堂、沈
洽堂等几位地方耆老，提出愿献绵薄之
力为桑梓做点事，准备办一所“念劬中

学”（校名取于 《诗经》 中“哀哀父
母，生我劬劳”），并请曾任南京三牌
楼小学校长、《江南日报》社社长的黄
厚生 （德正）、赵石凡等人负责筹办。
不久，“私立念劬初级中学”便在吴氏
宗祠内开学。学校除设初中部以外，设
立了“高中预备班”，实际上就是“高
一”和“高二”班。这是兴化历史上首
次开办高中部的学校，得到人们的称赞
和欢迎。为了办好学校，冷欣亲自担任
校长，委托赵石凡先生主持校务，先后
礼聘毕业于西南联大的钮钧义先生和毕
业于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的王益斌先生
负责教务工作，延请万迪光先生教国
文，国立中央大学毕业的许寄春先生教
外语、化学，复旦大学肄业的薛世楹教
数学、物理，刘海粟大师的高足易鸣皋
先生教美术，江苏学院行政管理系毕业
的宗绶（继华）先生教公民，王庭耀先
生和从台湾台南工学院回兴化的王永峙
先生教体育。念劬中学直到 1948 年底
停办。念劬中学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
由兴化籍精英担任，培养了一大批人
才，有知名教授、高级工程师、专家学
者、特级教师，在科技、工业、文艺、
医卫等领域均有成就。办校期间，吴氏
家族春、秋二祭照常进行。

从《念劬中学校歌》中可以看出，
办学者的志向是以孝立校，育李培桃，

“立学以养天下之材，设科以进造秀之
士”。歌词曰：“念父母劬劳吾曹，问暖
嘘寒抚养恩高，爱之劳之，劳之爱之，
学艺重熏陶。木本水源，人伦礼褒，楚
水江南铸英豪，满城白李与红桃，弦歌
续续操。”

大约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吴氏家
族完全停止了每年的祭祖活动。

1966 年 10 月，在吴家祠堂创办
“新文工读中学”，共2个班，学生120
名，教师3名，半天上课，半天编班到
兴化玻璃厂、炕坊、羽毛厂参加生产劳
动。11月，学校迁出吴家祠堂。不久，
始创于 1954 年而中途停办的文林小学
在吴家祠堂复办，将大厅作为教师办公
场所。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分别在祠堂
内建成两幢教学大楼，大厅被拆除，门
厅也随后拆去。上世纪 90 年代初，旧
城改造，拓宽马路，南城内大街整体拆
迁，文林小学迁到西城外大楼校舍。至
此，吴家大祠堂影迹全无，只留下一对
原先安置在大门外的青石狮子，作为祠
堂唯一的实物佐证。这对劫后余生的青
石狮子在文革期间被造反派埋入地下。
上世纪 80 年代初，昭阳镇城建部门委
派彭鹏同志疏通儒学街、吴家大祠堂巷
下水道时，掘得一对石狮子，其中一只
身首分了家，被有文物保护意识的彭老
用葫芦吊起送到北公园保存，供游客欣
赏。后来被修复好，安置于公园大门
外。

岁月悠悠，光阴荏苒，保存400多
年的吴氏宗祠及其主人在人们的记忆中
是不会抹去的，因为它见证了兴化这座
历史文化名城一段不平凡的辉煌篇章。

《吴氏族谱》中的吴甡家传和明

代崇祯皇帝圣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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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大河，总是有故事的，串场河
亦是如此。

串场河是一条人工河，如果硬要扯
远一点谈它的历史，我无法考证且不能
确定，这条河与当年范仲淹为防海水倒
灌、沿海围堰造田修筑“范公堤”是否有
关联，那是宋朝的事。据记载，在元末明
初，串场河边一个叫白驹的盐场曾居住
过一位叫施耐庵的读书人，他的一部《水
浒传》，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之先河。自
此，串场河边文脉顿开，江鱼化龙。

多少年后，串场河沿河两岸依然水
泊星罗、芦苇丛生，散落的诸多村舍人
丁兴盛、烟火不息。正华生于斯、长于
斯，因生计也曾历尽千帆，游走他乡半
生，归来时虽已不再少年了，可萦绕多
年的乡音乡情挥之不散，总让他心心念
念，也许讲好串场河边有关故人、故地
的故事才是最好的表达，也是最好的安
慰。日积月累，于是有了眼前厚厚的这
一册散文集——《串场河边》。

总体而言，《串场河边》呈现的是

一部以写人、叙事为主的乡土气息浓郁
的风俗画册。这样的写作，既讨巧也不
易。讨巧的是，终归是写一些日常生活
中熟悉的人和事，人是故乡人，事是家
常事，无论亲与疏、妍与媸，大抵知根
知底，总有些可落笔的眉眼处。不易的
是“只缘身在此山中”，难免会因过于
近视而流俗于家长里短的琐碎，因人心
隔膜而失之于言不由衷的寒暄。

显然，正华善于写人，他的文字足
够坦诚。尤其在他的“故人篇”《红嗲
嗲》《二瘸子》《粪狗子》等篇章中皆有
所体现。他对于自己所写人物是坦诚
的，也是呵护的，极少以个人喜厌好恶
直接从文中跳出来评价——赞美或中
伤。和善且迷信的红嗲嗲，腿被鬼换去
的二瘸子，靠粪吃饭的粪狗子……这些
人尽管身份各异品性不一，他通过真实
的生存状态的描写来安排人物的命运，
基本上秉持理性客观。

当然也有例外，“开商店的杨玲子
在灯塔庄上可是个名人，鹭鸶腿上劈瘦
肉，蚊子肚里刳脂油，跌个跟头揪把
草，一分钱的便宜也要沾。”——这是

他在《杨玲子》一文中，杨玲子出场时
的一段描述，有点刻薄，够狠，是另一
种坦诚。

正华的文字节奏明快，语言利索干
净。《夫妻》开头，短短三四十个字，
交代了很多事，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杨玲子》一句话结尾，简单明了，全
文戛然而止，却有意犹未尽的想象。正
华熟稔乡风民俗，且记忆深刻。《敬
神》《站水碗》《叫魂》《送灶》等篇章
中，他以某个人某件事为切入点，将风
俗习惯中某些神秘的部分，还原于生活
的原汁原味之中，不刻意，充满着烟
火。

一直觉得《乡戏》可算是正华的代
表之作。这样说不仅因为《乡戏》行文
流畅，有鲜明的人物刻画，有传神的细
节描写，有热闹的场景烘托，更重要的
是《乡戏》让人品读到了“文化”——
一种根植于民间底层野生野长的乡土

“野味”。淮剧、扬剧也好，黄梅戏、民
间小调也罢，人生百态尽在这一板一
眼、一腔一调、一字一韵之中。起承转
合，戏如人生，人生亦如戏。

串场河边的乡戏 □金鸿美作者简介：
袁正华，江苏

兴 化 人 ， 1970 年

生。从事建筑安装

工作20多年，常年

奔波于全国各地施

工工地。工作之

余，喜欢把生活中

的感悟用文字记录

下来，也写一些故

乡的人和事，作品

散见于各类报刊杂

志。

也许我本就是个怀旧的人，而立不
过有五，愈发怀念家乡的蓝天白云，怀
念儿时村前那条清澈见底的潺潺小河，
怀念在河边用鱼叉叉龙虾的那个少年。
偶然的机会，在所关注的家乡公众号内
看到袁正华先生的《串场河边》，笃信
里面定然会有我熟悉的那些年那些事。

开始虔诚地拜读这本书，任由它带
着我的思绪飘飞，重回年少时光。妻子
在我给孩子辅导功课的间隙，翻了翻书
后总结：“你爸读的不是书，是曾经的
生活。”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不是么？
哪里读的是书？把《串场河边》中的每
一篇串起来分明就是穿越到年少再重活
几十年！

家乡兴化地处里下河地区，被誉为
鱼米之乡。这里河网交织，人们依水而
生，几乎每一处村落，村前屋后都是几
条小河相互串联。串场河跟车路河、白
涂河一样，是比较大的重要的交通运
输、排涝泄洪河流。印象中每个村口都
会有一座闸板桥，每逢夏季洪涝，村口

闸板就会关上，然后用抽水机从村里的
河往串场河抽水。小时候双手都抱不下
的抽水机筒口蜂拥而出的水柱，落到串
场河里溅起的超大浪花，是我们口中的

“瀑布”，每逢这时候便会约上几个小伙
伴，一起去“瀑布”边玩耍。大人们是
绝对不允许我们到这里的，洪涝期串场
河水流湍急，就算对会游泳的人来说也
存在着非常大的安全隐患。但是皮实的
小崽子们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饭后趁
着大人们午睡，赤着脚猫着腰偷偷从家
里溜出来，溜到巷子上松一口气儿，终
于成功突围。然后呼朋引伴，一路小
跑，哼着小曲儿，来到村口，从高高的
闸板桥上往下一跃，看谁跳得远，谁在
水里憋气的时间长。估摸着大人差不多
拾掇好下田了，再赶紧上岸，找个正对
着太阳的墙角，正面晒晒背面晒晒，衣
服干了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一
个夏天下来，色度黑了不知道多少。而
如今，正如书中《串场河之殇》篇中所
说，河水已失去那些年的清灵。

《烧火》嘟粥锅。我们这一代长大
的孩子，大概都是在七八岁就能烧火
了。农忙的时候，每天放学谁不得烫个
饭，烫好之后盛到大钢制锅里凉着，然
后锅洗洗再烧上一锅洗澡水。家里养猪
的，还得烧点儿水把猪食。大多数人家
烫饭应该都不嘟粥锅的，但是我家一直
烫饭也嘟粥锅，只嘟一次就好了，这样
烫出来的饭更粘稠一些，口感上和熬制
的米粥近一些。

关于故乡的美食部分，毫不夸张地
说，我几乎咽着口水读完的，尤其那篇
《戴窑味道》，更是让我的味蕾控制不住
地分泌唾液。我和袁正华先生是老乡中
的老乡，也是戴窑人。戴窑老街的馄
饨、面条、疙瘩面、水饺……可以肯定
地说，袁先生吃过的我应该都吃过，袁
先生没吃过的可能我也吃过，不过我估
计袁先生应该也有没吃过的。袁先生最
爱疙瘩面，而我最爱馄饨。只是每年的
节假日才能回戴窑品尝。起初是我一个
人回去吃，后来带着妻子回去吃，现在

是带着妻子、女儿一起回去吃。每次一
回去，老板笑笑：“老规矩？”我笑笑：

“老规矩！”一人一碗馄饨外加个茶叶
蛋，20 块钱，一家三口吃得心满意
足。戴窑的美味，远不止老街的馄饨和
面，老街口子上老奶奶的凉粉，农行附
近的熏烧、臭干，菜场门口的烧饼，在
乐吾路这头就能闻到那头龙虎斗烧饼的
香味……张学友在《定风波》里所唱

“满堂盛宴都不如一碗细面”，为何？因
为那碗面的产地是家乡。

品着《串场河边》，回味着我的那些
年那些事，多数是美好的，也有些忧伤。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同样的风俗地理环
境下，每个村都有《二瘸子》《呆英子》《小
五子》，也一定会有一个“二促狭”或“杨
玲子”。当然，最不缺的就是勤勤恳恳、任
劳任怨、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
祖辈们。他们都是一个时代一个地方的
缩影。因为工作的缘故，现在我一年也就
回去三五次，终有一天“儿童相见不相
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那些年那些事 □苇 杭

与袁正华相识于“兴化文学群”，他
的网名“串场河边”，常在群中发些他写
的记述过往，故乡的美食、人物、风情、风
物等文字，让我读之对家乡的串场河引
起了关注。他身体健硕，眼睛有神，儒雅
精炼，我们相谈甚欢，多有交流。

《串场河边》袁正华著，团结出版
社2020年6月第1版，全书分为：故乡
篇、故人篇、风物篇、美食篇、人物
篇、杂记篇等六辑，细细品读，趣味盎
然。袁正华因工作关系辗转各地，繁忙
的工作之余拿起笔，记录心中的那份美
好乡情。从《串场河之殇》《串场河哀
歌》等文章中，记录着他对故乡的深情
凝视，儿时的串场河：水清、天蓝、灯
塔美好，当下却回不到从前的无奈，乡

愁其实是一个人血液里流淌的认知。
《梦里竹园》“拐一个弯，前面是一条

浅浅的小河。河水清澈，水波不兴。水面
清晰的倒影宛如一幅静谧的山水画，可
以清楚地看见水底灰黑色的淤泥。小螃
鲅鱼在欢快地迫逐着水面漂浮的竹叶打
转。水面有座简易的竹栏杆木桥，走在上
面摇摇晃晃的，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小
河对面有两间古朴的茅草房，竹门、竹
窗、竹篱笆，像一位耄耋老人安静地在那
里憩息。”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幅绿色竹
园风景和小河景观画面浮现在眼前，宛
如与作者一起重回那魂牵梦萦的故园。
《父亲》《父亲二三事》作者用细腻的文字
将一位随和从容、人缘好、平常心对待所
有人的父亲刻画出来，心怀“以己度人，

必然可以以心换心”。在父亲的影响下展
现出与家人和睦相处画面。“这几年明显
感觉父亲老了。身体很消瘦，头发几乎全
白了。思维没有以前敏捷，耳朵也大不如
前了。虽然父亲没有说，但我知道他越来
越依赖我们了。”慈父之爱子，非为报也。

全世界的母亲是多么的相像！她们
的心始终一样，每一个母亲都有一颗极
为纯真的赤子之心。《母亲》《母亲的雨
衣》用质朴细腻的文字抒发了对坚强、
顾家并乐于助人的勤劳善良母亲的怀
念，望乡望念的是血脉里的亲情，母爱
亲情永远是令人感动的。

亲情友情是最让人珍惜的，袁正华
在“人物篇”里第一篇就是写的我们共
同的朋友《阿紫》，结尾处“我喜欢阿

紫笔下那些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却憧
憬美好、坚持追梦的小人物。……喜欢
阿紫笔下那个天蓝水清、和谐温暖的大
沪庄。更喜欢生活里那个耿直爽朗、充
满正能量的阿紫。”《神仙汤》“吃饭
时，父亲在一只兰花大碗里搁点自家酿
的黄豆酱油，倒一勺自家榨的菜籽油，
搁点盐、搁点味精，再拍两个蒜头，或
是切点葱花，用开水一冲泡，一碗香气
扑鼻的神仙汤就做好了。”书中很多这
样故事，读来让人回味无穷，这样的文
字写出了家乡独特的美食美味。

写人写景写食写风情，袁正华在
《串场河边》写下近27万字，一篇篇有
温度的文字，透过文字触摸他滚热的挚
爱乡土的灵魂。

梦里竹园醉伊人 □姜晓铭


